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溫偉耀教授


　　一九八四年，我剛完成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，在剩下一個星期就要離開英國回港的時候，我把握機會最後一次拜訪自己的指導老師麥卡爾利教授(Prof. John Macquarrie)，並向他道別。言談之間，我請求他送我一句做學問、做基督徒的心得。老教授想了一會，只送給我幾個字：「開放而委身」(openness and commitment)。當時我並不覺得有甚麼震撼性。然而，在往後的十五年，我愈來愈體會這幾個字的精釆之處，也逐漸將它們置放成為我自己的生命指標。
　　在所接觸的基督徒圈子中，我見過許多對信仰具備極深「委身」情操的人，也有不少對信仰、人生態度「開放」的人。然而，能夠兼具「委身」與「開放」氣質的卻極少。對信仰委身的，多半會變得主觀、排他，甚至不可理喻得令人生厭。而那些有「開放」氣質的信徒，又很可惜地變得毫無立場，自我批判之餘，就連自己口?宣告出來的信仰課題、口?吟唱的詩歌，自己也心存懷疑、全無把握，更遑論去感動別人、傳遞「福音」。我見得太多只有神性、沒有人性的「委身」信徒，也見得太多因為「開放」得弄到自己信仰夭折的人。難道「委身」就不能夠有批判精神?願意聆聽、願意對其他人的見解「開放」的，就不能再投身自己原本的信仰?我就是不服氣，以身試「法」(真理)，要求自己實踐這兩種似乎不能並兼的氣質。以下讓我與你分享一些體會。
「開放」是指態度，不是指立場
　　一個真正懂得開放的人，是指他/她具備一份願意聆聽不同觀點、意見的「態度」，而不是表示他/她沒有了「立場」。一位基督徒跟一位佛教徒「開放」地對話之後，基督教徒改信了佛教，而那位佛教徒轉信了基督教，只是一齣移形換位的鬧劇而已。人一定要有所肯定，才可以生存下去。有信仰的立場、鍾情於自己的信念，絕不是一件羞恥和幼稚的事──只要他/她清楚、足夠地知道自己信念的理據。然而，所謂的「理據」，仍要不斷的開放給新資料和不同的意見所挑戰和修改。對任何挑戰自己理據的見解，打從開始就封閉耳朵，就是一種沒有開放的態度。但人家還未說完，就已經自拆帳棚，也是同樣的無聊。所謂真正的「對話」，就是假定對方有可以貢獻、修改自己的地方，也相信自己也有給對方提供真理的地方，甚至可以修正對方的見解。若以為一切真理盡在自己，這叫做「獨白」或「講道」。然而，若認為自己竟沒有一點值得貢獻對方的東西，他/她只是自卑得隨風飄蕩而已。一個人能夠不臉紅、不亢不卑的宣告：「這是我所相信的，因為我曾慎思考慮過這些理據…」，才是一個賺得人尊重的人。不過，他/她應該有一種胸襟去聆聽別人，而且，還有一種膽量去預備，假若有一天他/她發覺信念的理據真的可以全盤地被拆毀，一直所堅持的信念，也可以毅然地丟掉。不過，就目前他/她所得到的理據來說，「立場」是肯定的，但「態度」是永遠開放的。
「主觀」背後必有深刻的經驗
　　人對某一種見解主觀、封閉(例如：認為只有唱《普天頌讚》才是真正的讚美詩歌，《齊唱新歌》只算是流行曲而已)，一定是因為他/她曾經歷過非常深刻、甚至震撼整個生命的體會(例如：曾經驗過在頌唱《普天頌讚》的時候那份極度莊嚴、崇高的心靈境界)。而一切的「委身」背後，就是因為有某些深刻的體驗。所以，「委身」是件美事，因為它是深刻經驗的果實。然而，人很奇怪。經歷過深刻的體驗之後，人就很容易以為其他一切不同自己的經驗都是膚淺、甚至是錯的。這是「深刻」就要產生「排他」的錯覺。其實，你自己深刻的經驗非常美麗，不等於人家的就必然是差勁。你醉心於自己的體驗，不等於與你不盡相同的見解就必然是錯誤。只不過是你感覺得自己的體驗太珍貴了，因此就太容易受傷。能夠深深珍惜自己的體驗，又能夠試試去欣賞那些與你完全不同體會的人的經驗，那才是真正成熟的表現。而且，我保證你會驚訝地發現：原來這個世界上，美麗的事情竟是這麼的眾多，而且，你的生命也會變得意想不到的豐富。
有神性，也要有人性
　　宗教經驗作為一種經驗，是有別於日常的生活經驗。正因為這樣，宗教經驗愈深的人，他/她就會愈醉心於不同一般人生活的心靈狀態。這種經常性的心靈超越狀態，積極和建設性的表現，是看透一般人生不自覺的盲點，從而帶來更深度的智慧、更真摯的愛與關懷。然而，陶醉於超越的心靈狀態之中，有時候也會令一個人愈來愈與現實的生活脫節，最後弄至連起碼的人性表現(接納、同情、享受生命、坦誠、公正、講道理、按本子辦事…)都喪失了，那肯定就是病態了。
　　在神學上，「基督論」最核心的認信，是基督耶穌具備完全的神性，也具備完全的人性。若「效法基督」是信徒屬靈成長的指標，我們自己又怎可以因著神性而削減人性呢?縱然有時候在神、人之間作出取捨，委身的信徒會有異於常人的價值判斷，但仍沒有任何理由去宣稱因此而出賣人性的基本水平。我所說的「基本水平」，是一條底線。這條人性的底線，跟他/她有多少神性無關。不准透支，也不容取代。
　　開放而委身。我以此自勵。也與崇基神學組的同學們互勉。
